
所有含汞或汞化合物或者使用这些物质的产品

或工艺都依赖于元素汞的供应。最容易开采的

全球汞矿石储量分布在造山或火山活动地区，

从西班牙一直到喜马拉雅山脉和太平洋盆地周

边。据估算，2007年全球汞矿石储量为4.6万

吨（UNEP，2013年）。	 	 	

朱砂是自然界中最常见的汞来源，已被开采了数千

年。过去5年，墨西哥、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朱砂矿

石开采活动逐年增加 （Fritz、Maxson等人，2016

年）。 	 	 	 	 	

为了生产液态（元素）汞，碾碎的朱砂矿石在转炉

中炙烤。在此过程中，纯汞与硫分离并蒸发。这种

液态金属被冷凝柱收集，然后用铁瓶装运。	

尽管全球汞消费量下降，供应源彼此竞争，并且

汞价较低，但汞的初采生产仍在许多国家进行。

若干研究发现了中国、俄罗斯（西伯利亚）、外

蒙古、秘鲁、墨西哥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几处小型

和手工汞矿（Camacho、Van Brussel等人，2016

年；George，2017年；Ismawati、Zaki等人，2017

年；UNEP，2017年）。无论是否合法，这种汞生

产都可能是对手工和小规模采金（ASGM）需求增

加的一种反应。 	 	 	 	

环境中的汞可能存在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等

化石燃料中。目前，世界市场的汞供应源如

下所示：	 	 	 	 	

•	 汞初采矿址新开采的汞；

•	 采矿活动或其它金属、矿物、天然气和旧矿废弃

物提炼过程回收的副产品；

•	 已利用产品和工业流程废弃物的回收物；

•	 政府预留库存；

•	 氯碱和其它产业的私有库存。

若干国家的手工采汞信息目前比较有限。	

为了在2020年“落幕期限”到
来前实现含汞产品和工艺淘
汰目标，有关方面急需减少汞
的供应量并推广更安全的替代
品。
自2012年起，在欧盟和美国颁布了汞出口禁令

后，很快有数据表明汞（HS 280540）贸易额从

2.32亿美元（2012年）下滑至4,050万美元（2016

年），贸易量从4,400吨降至1,700吨。2012年，

新加坡虽然不是汞的主要消费国，而是全球贸易

枢纽和配送中心，但却成了汞的最大进口国。

然而情况在20 1 5和2 0 1 7年有所变化，记录显

示玻利维亚成了汞的最大进口国，并很可能把

汞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活动。	 	

2017年，欧盟、美国、哥伦比亚和日本实施汞出口

禁令（日本是部分禁止），当年的全球5大汞出口国

是墨西哥、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印度，而

全球5大汞进口国和地区则是玻利维亚、印度、中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加坡和缅甸。肯尼亚成为全球

第6大汞进口国，而玻利维亚则在哥伦比亚于2017年

颁布汞进出口禁令之后，成为墨西哥的主要贡贸易

伙伴。哥伦比亚虽尚未批准《汞公约》，但已颁布

汞进出口禁令，作为贸易协议承诺。		

墨西哥有数百家政府批准的小型汞开采和蒸馏

厂生产汞。自2012年以来，印度尼西亚的小规

模朱砂非法开采活动的汞生产分布在斯兰岛、

中加里曼丹和东南苏拉威西岛。当地生产的每

千克汞成本约占进口汞的四分之一，在许多手

工和小规模采金热点地区广泛销售。 	

除了直销、送货服务和在线交易平台的交易

之外，流行的B 2 B电子商务网站以及阿里巴

巴、Facebook、Twitter和Instagram等社交媒体

平台也被广泛应用于朱砂矿石和汞销售及营销。

《水俣公约》第二次缔约方会议

第3条：“汞供应、来源和贸易”简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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汞的替代品已经上市，并在40多
个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国家得到运
用。《汞公约》无需把手工和小
规模采金行业列入“允许使用”
类别。然而，已经禁止在采矿及
该采金行业中使用汞的国家，应
该加强履行各自的控制该采金行
业所有相关化学品用量的承诺。
《汞公约》第3条规定包含了汞贸易“事先知情

同意”程序，要求进口国为出口方提供书面的进

口同意文件，然后确保汞只是用于公约允许的用

途或是临时存储。公约还规定，秘书处维护的公

共登记簿将包含同意通知。此外，汞出口方还须

证明汞不是来自禁止来源或非法地点。	 	

过去5年，在40多个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国家中，有80多

个项目由各捐助方和联合国机构提供支持，以便采用

更安全的汞替代品来提炼黄金，使该行业正规化等。

氰化物、重力浓缩和化学浸出工艺以及相关技术支持

已被引入某些国家以取代汞，并已在市场上供应。	

因此，没有理由允许手工和小规模采金行业继续

使用汞，并且《汞公约》将不再需要在“允许使

用”类别中包括该行业。然而，为了防止再次

发生灾难，应强调替代汞的其它化学品必须受

到同样严格的控制和监管，这很重要。	 	

应考虑把汞初采活动列入未来的
汞污染场址定义中。应考虑制定
修复和长期监测计划。
Van Brussel等人（Camacho、Van Brussel等

人，2016年）表示，虽然从全球层面来看，汞开采

业的汞排放量仅为手工和小规模采金行业的70分之

一，但在地方和地区层面来看，汞初采活动是重

要的汞排放源。	 	 	 	 	

由于居民区中使用的汞蒸馏工艺技术很原始，因此

墨西哥和印尼的汞加工场的灰尘和土壤样本显示的

汞浓度很高，超出安全水平。累积暴露也已得到

证实，矿工和普通民众正暴露于矿物本身所含的

其它金属，如砷和锰。	 	 	 	

已用于汞初采及其加工设施的场址，无论是大规模

的还是小规模非正式作业，都应得到修复，使其

周围的地表不再对人类健康、地表水体或当地环

境和生物群构成威胁。	 	 	 	

应该承认的是，这些场址的土壤剖面可能含有高

于自然背景的汞水平，任何修复计划在最终清理

水平方面都应该考虑到这一点。	 	 	

应关闭汞初采场址，并应采取措
施防止其重新开业。
最近，菲律宾巴拉望由汞初采旧场址导致的汞污

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相关工厂和开采场在

1955至1976年的18年间从事汞生产，并对日本出

图1和图2 2012和2016年全球贡贸易概况。数据来源：英国查塔姆智库（Chatham House, UK）



口，然后均被关闭。老矿区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个

湖泊，据报道，在其周围的抽样总体中，大约

38%遭受着慢性汞中毒。	 	 	 	

研究表明，中国曾经或已被废弃的汞初采矿区及其

周围存在长期和累积的汞污染情况（Lian、Shang等

人，2018年；Xu、Lin等人，2018年）。最近的研究

表明，亚得里亚海北部沿海地区的潟湖因Idrija矿区

（斯洛文尼亚西部）所在的Soča/ Isonzo河流域的河

床侵蚀沉积物以及洪泛平原沉积物而受到污染。这一

情况已持续将近500年。在1996年以前，该矿区开采

了1200万吨汞矿，主要是朱砂。在烘烤过程中，超过

3.5万吨汞被释放到环境中（Turritto、Acquavita等

人，2018年）。汞初采国应考虑制定严格的库存和

行动计划，以修复场地并实施长期监测计划。	

对于大型朱砂矿，应评估结构稳定性，以确定是否可

以将那些污染地表的尾矿材料打包并永久封存在矿

内。为了在修复之后防止进一步的开采活动，应将

大规模矿山和非正式矿山都予以密封。	 	

对于那些与矿场有关联的任何汞矿石加工作业，即

使这些作业不在现场，也应考虑制定修复方案，这

是因为它们可能已经污染了自己所在的地区。	

具体而言，《汞公约》在第3条中规定：	

•	 从政府将公约生效之日起，禁止新的初采活动。但

是，政府在此之前可以批准新汞矿，并且如果政府

推迟公约的批准事宜，则新矿的开发时段更长。	

•	 从政府将公约生效之日起，此前存在的汞初采活动

15年后必须停止。如果政府推迟公约的批准事宜，

则此前存在的矿山可在更长时段内继续开采汞。	

•	 公约批准后的初采汞只能用于生产获得许可

的产品，或用于获得许可的工艺（如氯乙

烯单体（VC M）等，如第4条和第5条所述）

，或依照公约的要求进行处置。这就意味

着，一旦某个国家批准了公约，初采汞就不

能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	 	 	

•	 各国必须“采取措施”，以确保当一个氯碱工厂关

闭时，剩余的汞会按照公约的要求处置，不限于回

收、循环利用、复垦、直接再用或其它用途。这些

措施应该防止回收汞重新进入市场。然而，仍然

需要良好的机制来确保这些措施的执行。	

第二次缔约方会议需要考虑的受
污染场址的贸易和供应相关主要
问题包括：
•	 呼吁所有国家立即禁止违背公约要求的汞生

产、出口和进口，这是因为汞产业是一个有毒

产业，会伤害乃至毁灭成千上万个受影响的社

区、矿工及其后代；	 	 	 	

•	 应该妥善制定各项措施来管理并处置从非

法商店、售货亭和使用者处没收的汞，特

别是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的汞；	 	

•	 防止某个地点或国家的受污染场址的回收汞

获准再次进入汞贸易和供应链，否则它们可

能被用于手工和小规模采金，导致另一个

地点或国家出现新的受污染场址；	 	

•	 汞初采场址关闭后的修复程度。由于它们发生在汞

水平自然背景偏高的区域，因此应该拟定矿山关闭

和限制方式的具体指导方针。此外，还须保护矿山

附近的地表和水路，使之免受开采遗留废弃物（尾

矿、废物池）、沥出物和相关后果的影响；	

•	 《汞公约》所含的某些规定确实允许缔约方限制汞

初采，但也针对军事用途和研究规定了豁免和例

外。 但是，国家实施计划也应认可并明确更安全

的替代品，并限定用于这些用途的汞库存。	

表1. 2017年全球5大汞进口国和出口国

5大汞出口国 5大汞进口国

国家 净重（千克） 贸易额（美元） 国家 净重（千克） 贸易额（美元）

墨西哥       200,194      $5,234,522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      180,390     $3,277,255

日本 71,246 $2,148,419 印度 166,520 $5,008,545

印度尼西亚 69,003 $1,790,436 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66,296 $454,436

新加坡 63,328 $1,698,820 新加坡 38,814 $915,060

印度 14,403 $635,211 缅甸 20,004 $6,131

数据来源：联合国贸易商品统计数据库（Comtrade），截至2018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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